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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发展论和单词学习法：理论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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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不同理论派别对拼写或书写知识和能力发展看法不尽相同。拼写发展论从形素对音素表征随时间变化角度出发，提

出阶段论观点。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及同事和学生受Ｒｅａｄ和Ｃｈｏｍｓｋｙ等人的启发，追踪调查英语母语学童创造性拼写现象，发现呈

现与阶段性相关的共同特征，从开始涂鸦式，依次经过字母－拼音、单词内部结构、音节词缀的转变，最后是派生关系。在此

基础上创建了单词学习法，作为融拼写与语音和词汇于一体的综合性教学法。本文先介绍拼写发展论的演进和主要论点，以

及单词学习法的具体应用，然后回顾对该理论和教学法的检验和评价，最后总结了两者对中国外语学习者开展英语拼写教学

和研究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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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对词汇知识，一般存在两大观点：连续体（ｃｏｎ

ｔｉｎｕｕｍ）观，即把词汇知识视为从零到全自动化的

渐进性发展过程；或分层（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ｓｕｂ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论，认为多维度多层子知识构成词汇知识综合

体［１］。无论如何，词汇知识体系的某一端或一层总

处于动态发展中。各类知识不是自给自足，而是相

互依赖的。拼写知识也不例外。在词汇系统甚至语

言发展框架内，拼写知识是关键的一环或组件，与其

他语言知识诸如语音、词形、词义、句法，以及语言能

力，特别是阅读和写作等高度相关，彼此互动，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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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可是，长期以来，拼写在词汇习得中的作用不

受重视［２］。二语词汇研究学界也如此。Ｋｏｄａ
［３］和

Ｒｙａｎ
［４］指出，二语词汇研究多沿用自上而下（ｔｏｐ－

ｄｏｗｎ）的途径，拼写常被认为表面的（ｓｕｐｅｒｆｉｃｉａｌ）、

低级的、浅显的（ｓｈａｌｌｏｗ）词汇知识，备受冷落，相关

研究成果较少。时至今日，这种局面至少在中国国

内仍未见改观。以英语为例。专门的拼写研究数量

不多，内容有限，且研究覆盖对象狭窄，多数为接受

普通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事实上，识字教育并不限

于低龄学习者，为数不少的初级或低水平学习者无

论处于什么的年龄层次，仍然存在对识字教育的强

烈需求。主要基于自下而上（ｂｏｔｔｏｍ－ｕｐ）方法的

拼写教学仍作用巨大。

迄今为止，对拼写知识和能力的发展，众说纷

纭。例如，Ｎａｓｓａｊｉ
［５］的二分说：阶段论（ｐｈａｓｅｔｈｅｏ

ｒｙ）和认知发展重叠论（ｏｖｅｒｌａｐｐｉｎｇｗａｖｅｓｏｆｃｏｇｎｉ

ｔｉ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Ｐｏｌｌｏｅｔａｌ．
［６］的三大派别：语音

（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派、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ｔ）派和统

计学（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派之分；以及Ｚｈａｏ
［７］归

纳的四大模式：阶段论（ｐｈａｓｅｔｈｅｏｒｙ）、词汇质量假

设（ｌｅｘｉｃａｌｑｕａｌｉｔｙ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拼写发展双基模型

（ｄｕａｌ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ｌｏｆｏｒｔｈ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和全能论（ｒｅｐｅｒｔｏｉｒｅｔｈｅｏｒｙ）。其中，Ｈｅｎｄｅｒ

ｓｏｎ和同事及学生等人为代表的佛吉尼亚学派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Ｓｃｈｏｏｌ）
［８］正是语音派和阶段论的重要主

张者。他们创立了拼写发展论（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ａｌｔｈｅｏｒｙ），在此基础上提出并大力推广单词学

习（ｗｏｒｄｓｔｕｄｙ）教学法，对拼写教学和研究产生广

泛而深远的影响。本文首先回顾该理论的发展经

过，然后介绍主要观点和教学实践，最后对此做评

价，希望对中国开展词汇习得框架内的英语拼写教

学和研究有所启发。

二、理论演进

从历史来看，拼写发展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二

十世纪七十年代。Ｒｅａｄ
［９］和Ｃｈｏｍｓｋｙ

［１０－１１］通过

观察美国学龄前儿童的英语创造性拼写（ｉｎｖｅｎｔｅｄ

ｓｐｅｌｌｉｎｇ，又称非常规拼写（ｕｎ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ｓｐｅｌｌ

ｉｎｇ），与规范性或正确拼写相对而言），发现这些拼

写系统性规律性地反映了他们当时对自己母语书面

语的认知水平。例如，使用辅音（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以下简

称Ｃ）字母多，元音（ｖｏｗｅｌ，以下简称Ｖ）字母少，依

赖字母表发音，像ＤＤ（ｄａｄ），ＢＤ（ｂｅｄ）（以下用大写

字母表示拼写创造性拼写，即非常规拼写或拼写错

误；小写字母表示常规拼写或正确拼写）等。分析表

明，这些儿童已经在潜意识上掌握了英语发音系统

的某些知识，会有意识地根据发声特征把语音组件

分类，且依靠某些特性对语音关系做出判断。Ｂｅｅｒｓ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２］和Ｂｅｅｒｓｅｔａｌ．

［１３］经长期追踪美

国低年级学生的拼写学习过程，得出研究结论认为，

学童们拼写错误的变化与其拼写认知发展所处的阶

段息息相关，每个阶段表现出显著的特征，就是，对

某种独特知识或策略的依赖，深刻地反映他们对于

英语文字系统的认知进展，这些变化包括形素

（ｇｒａｐｈｅｍｅ）和音素（ｐｈｏｎｅｍｅ）的关系、字母和音节

类型以及如何运用拼写表征意义；反映他们逐步对

拼写所表征的三重信息，即：字母、结构和意义的掌

握。拼写发展阶段论据此建立起来。在该理论的框

架内，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４］，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Ｔｅｍｐｌｅｔｏｎ

［１５］和

Ｈｅｎｄｅｒｓｏｎ
［１６］提出了单词学习（ｗｏｒｄｓｔｕｄｙ）法，是

以拼写教学为媒介，融合语音和词汇学习为一体的

综合教学法。到了二十一世纪之交，单词学习法逐

渐成熟，被加以推广。今天，包括网站在内，以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ｉｒＷａｙｓ系列出版物为标志，单词学习法

应用甚广，在美国尤其流行，还针对其他语言，包括

西班牙语、汉语和韩语在内，开发了专门的工具。

三、拼写发展论

拼写发展论认为，儿童在学习英语文字系统时，

最大的挑战是培养形素－音素对应关系的意识和能

力，其拼写技能的发展以单词音素对字母的投射

（ｍａｐｐｉｎｇ），即编码（ｅｎｃｏｄｉｎｇ）能力来衡量。根据创

造性拼写所表现出的系统性拼写策略特征，即音－

形联系的表征策略或编码能力的变化进程，拼写发

展可以分为五个阶段［１７］。

（一）初始阶段（ｅｍｅｒｇｅｎｔｓｔａｇｅ）

基本特征包括：对字母和数字的涂写；单词的概

念尚在发展中；未形成音素－形素表征关系的概念；

假装阅读和书写。该阶段的创造性拼写如涂鸦，难

以辨识，像：Ｂ２，ＲＯＶ，ＹＶＲＴ等。

（二）字母－拼音阶段（ｌｅｔｔｅｒｎａｍｅ－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

ｓｔａｇｅ）

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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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开始系统地运用字母对音素进行表达，依

赖拼音方法，即字母本身的读音或单个字母的发音

方式，对所有的音素一对一地、线性地加以表达，忽

略不发音的字母，结果产生非规范拼写。通常先学

会对单词的首、尾辅音的表达。其中，高频辅音如

ｂ，ｍ，ｒ，ｓ，先于低频辅音，像ｊ，ｋ，ｑ，ｖ，ｗ，ｘ；还可能会

省去辅音字母前的鼻音；而后才习得元音。字母－

拼音策略在对长元音表征时较为有效，但遇到短元

音则无能为力，可能会用某些发音听上去最接近的

字母去传达短元音，如ａ表／ｅ／；ｅ表／ｉ／。

（三）单词内部结构阶段（ｗｉｔｈｉｎｗｏｒｄ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ｔａｇｅ）

这个阶段标志着孩子开始对音素－形素的表征

系统开展有规律的探索。他们掌握了元音字母和辅

音字母组合成单音节单词的常用形式，像ＣＶ（ｇｏ）、

ＣＶＣ（ｂｅｄ）和ＣＶＣｅ（ｌａｔｅ）；习得了短元音的拼写方

式；学会了大部分位于词首的二合字母（ｄｉｇｒａｐｈ）和

二元辅音簇（ｔｗｏｌｅｔｔｅｒｃｏｎｓｏｎａｎｔｃｌｕｓｔｅｒ），譬如：ｔｒ

－（ｔｒａｉｎ），ｂｌ－（ｂｌｕｅ），ｓｔｒ－（ｓｔｒｅｅｔ），和ｏｕ－

（ｏｕｇｈｔ）等；试图运用不发音的字母ｅ来表示长

元音。

（四）音节和词缀阶段（ｓｙｌｌａｂｌｅｓａｎｄａｆｆｉｘｅｓ

ｓｔａｇｅ）

孩子把前一阶段所掌握单音节单词的结构形式

拓展到多音节单词，能够正确拼写多数单音节单词；

学会音节的结合和划分、单词的屈折变化，但可能在

音节结合部和非重读音节犯错。及至该阶段末期，

学童逐步发现意义层面上因素对单词构成的影响，

认识到词缀的作用，准备向最后阶段过渡。

（五）派生关系阶段（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ｓｔａｇｅ）

到该阶段，单词意义要素超越音素和形素，孩童

充分意识到词缀在语法和语义上的功能，学会了运

用词缀构成不同语法功能或意义的派生词，即使后

者与原来的词根在音素上存在变化；掌握了高频词

的拼写，但在源于拉丁和希腊语的多音节低频词上

容易犯错。

总之，拼写发展论认为儿童的英语拼写知识和

能力的发展依次经历了非语音（ｎｏｎ－ｐｈｏ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的伪拼写（ｐｒｅｔｅｎｄｅｄｓｐｅｌｌｉｎｇ）初始阶段，到不完全

编码的非规范拼写中间阶段，达至对音－形投射关

系表达完善、书写正确的成熟阶段。这是一个从简

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以线性（ｌｉｎｅａｒ）、单向（ｕ

ｎｉ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ｌ）和定序（ｆｉｘｅｄ－ｏｒｄｅｒｅｄ）为特征的进

程。具体表现为：从辅音字母到元音字母；从单音节

单词到多音节单词；从高频词到低频词；从古英语单

词到法语词源词及至拉丁－希腊词源词；从规则拼

写到不规则拼写；从依赖语音到形式再到意义。

四、单词学习法

单词学习教学法在拼写发展论的基础上应运而

生，是平衡（ｂａｌａｎｃｅｄ）和综合性（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ｖｅ）识字教

育项目，融拼写教学与语音和词汇学习于一体，拼

写、阅读和写作活动相结合；以基于音素、形素甚至

概念或语境类比的单词归类（ｗｏｒｄｓｏｒｔ）为重要教

学导入手段［１８］。

（一）评估和测试（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在实施教学之前，要先评估学童英语拼写水平

当时所在发展阶段以及所处阶段的特定期间，再决

定所应采取的干预策略（ｐｒｅｖ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在教学过程中以及教学之后，均需持续地对学生的

学习效果进行检验，测试手段依然不可或缺。针对

英语拼写，研发了一系列测量工具，覆盖从入门级到

低级、中级直至高级的所有范围，测试形式既有图

片，也有听写。比较常用的分别有：初级拼写测试

（Ｐｒｉｍａｒｙ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ＰＳＩ），适用于初始到

单词内部结构阶段的低中级学习者；基础拼写测试

（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ＥＳＩ）面向的对象

为字母－拼音到派生关系阶段早期的中高级学习

者；以及高级拼写测试（Ｕｐｐｅｒ－Ｌｅｖｅｌ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Ｉｎ

ｖｅｎｔｏｒｙ，ＵＰＩ），受试为处于单词内部结构阶段到派

生关系阶段的高级学习者。近年来，还出现了对汉

语、韩语和西班牙语的量具。在此以ＥＳＩ为例，说

明如何对学生的英语拼写发展能力做出判断。测试

工具含目标词共有２５个，考察拼写特征知识点共计

６２项。测试以听写形式实施，要求受试把所听的单

词填写到印制在试卷的句子中去。测试员先读一遍

目标词，接着读包含该词在内的句子，最后再重复目

标词一次。测试完毕，对试卷进行评分，每拼写正确

一个单词，得１分。根据总得分断定学生所处的拼

写发展阶段，并辨明该阶段的具体区间。至于实施

教学干预的起点，可依据上述分项知识点的得分情

况来判断，最先出现错误之处即为教学开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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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既用于诊断性测试，也作为成就测试，对学生拼

写学习的效果做出评价，故同一测试可视乎情况多

次施行。

（二）教学法（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单词归类是单词教学法的核心。单词归类，事

实上是单词类型化或类比，根据共同的特征把单词

分门别类。要求学生对包括单词、图片或概念在内

的对象进行比较和对比，寻找共同点，进而归纳它们

的核心特征。既然一个单词蕴含声音、结构和意义

三层内容，单词归类也相应地分为这三大类：（１）声

音类型（ｓｏｕｎｄｓｏｒｔ），即基于听觉，从音素角度把听

到单词进行异同对比。教学目标在于培养音素意

识、语音意识和语音知识。（２）结构类型（ｐａｔｔｅｒｎ

ｓｏｒｔ），系基于视觉，对看到单词从形素角度，诸如字

母组合和字母序列进行比较，目的是探索语言书写

系统的形成规律。（３）意义／概念类型 （ｍｅａｎｉｎｇ／

ｃｏｎｃｅｐｔ），根据单词在意义层面上的关系，建构类似

语义场（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ｉｅｌｄ）或语义图式（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ｍａｐ）

的框架。借助图片或实物进行教学是非常不错的选

择。值得一提的是，三者并非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不

可分割的。每个单词的呈现都离不开它的语音、结

构和意义或概念的结合。

五、检验和评价

Ｎｅｌｓｏｎ
［１９］指出拼写发展论的两大优点：（１）充

分考虑到英语独特的历史变化，即三个阶段，早期的

古英语，到法语进入的中期，及至拉丁－希腊语词汇

被大量引进的中晚期，每个阶段与英语单词拼写包

括的三个要素，音素－字母、结构和意义对应，也正

好与儿童拼写知识和能力的发展路径一致；（２）更重

要的是，颠覆了传统的理论和教学法，承认儿童在接

受正式识字教育之前已经具备了相当丰富的语言知

识，教学成为一个能动的、发展性的过程，应充分激

活、联系并拓展这些已有认知储备。在此之前，英语

拼写一直被视为混沌和不可测的，教学应从零开始，

以简单重复性的机械记忆为主。

可是，拼写发展阶段论是通过观察和分析年龄

大概３－１０之间的儿童学习英语母语的书写过程而

创立的。对于不同语言的母语或外语学习者，他们

的拼写或书写知识和能力发展是否也遵循同样的路

径？发展速率是否也一致？另外，单词学习法对于

其他语言的母语或外语学习者，包括成人在内是否

也有效？一些研究者进行了检验。

（一）母语学习者

世界文字众多，根据每个书写符号的表征单位

大致分为三类：语素文字（ｌｏｇｏｇｒａｐｈｉｃ）、音节文字

（ｓｙｌｌａｂｉｃ）和拼音文字（ａｌｐｈａｂｅｔｉｃ），一个形符分别

代表一个单词或词素、音节和音素。儿童学习母语

拼写或书写的路径是否因不同语言文字类型有所区

别？基于英语的拼写发展论是否也同样适用于其他

语言？从一些研究结果来看，答案莫衷一是。Ｃａｒａ

ｖｏｌａｓ
［２０］对儿童分别学习捷克语、英语和法语的拼

写学习策略比较分析后指出，拼音语言学习者的拼

写技能，包括语音意识和字母知识在内，发展途径颇

为相像，只是语言的深浅度可能对拼写发展的速率

造成影响，而影响的程度如何尚难判断。Ｖａｌｌｅ－

Ａｒｒｏｙｏ
［２１］和Ｐｒｏｔｏｐａｐａｓｅｔａｌ．

［２２］分别对西班牙语

和希腊的本土学生进行研究，证实他们的拼写策略

运用变化均呈阶段性特征。可是，Ｐｉｎｈｅｉｒｏ
［２３］持不

同意见。在学习葡萄牙语拼写过程中，巴西儿童一

开始就同步采用包括非词汇性和词汇性在内的多样

策略，只是不同策略随着拼写发展程度作用不一。

另外，这些孩子跳过了某些阶段，如词素阶段。至于

非拼音文字学习者，Ｓｈｅｎ＆Ｂｅａｒ
［２４］调查中国浙江

省小学生的汉语书写错误，发现这些错误同样表现

线性轨迹，低、中、高年级者分别更多地依赖语音、字

形和语义策略。他们断言，汉语学童和英语学童一

样，拼写（或书写）基本遵循同样的发展方向。但

Ｙｅｕｎｇｅｔａｌ．
［２５］的研究结论与此相左。香港小学生

的汉语学习进程显示，词形意识和构词技能是汉字

书写能力的重要预测指标，说明汉字独特的构成方

式对学童习字的影响。

（二）成人学习者

如Ｋｗｏｎｇ＆Ｖａｒｎｈａｇｅｎ
［２６］所言，拼写研究一

向只关注儿童，而忽略了成人。他们的研究是罕有

的例外。把儿童和成人放在一起做比较研究，对比

他们对伪词的拼写策略。结果发现，两者所运用的

策略沿着相似的路径变化，开始多依靠语音、结构和

词形等后备（ｂａｃｋｕｐ）策略，后来多采用以类比等为

特征的快速提取（ｆａｓｔｒｅｔｒｉｅｖａｌ）策略。但成人转变

的几率比孩子更高。和 Ｐｉｎｈｅｉｒｏ的研究一致，

Ｋｗｏｎｇ＆Ｖａｒｎｈａｇｅｎ排斥了拼写发展论，而证实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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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论，即：无论儿童还是成人，在拼写学习过程中，都

是多种策略同时起作用的。

（三）外语学习者

母语和外语学习者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在进行

专门的拼写学习之前往往已经掌握一定的语言知

识，包括语音，语法和词汇 ［２７］。后者则需要学习一

套全新的语言系统，在拼写学习上，不得不从听觉途

径上建立对陌生语音系统的认识，提高听敏度，培养

音素和语音知识；从视觉途径发现并掌握该语言书

写系统的特性；并结合听觉和视觉两大途径寻求对

音－形关系的正确表达方式；况且，不同母语背景还

可能造成影响。Ｎａｓｓａｊｉ
［５］的研究表明，在不同学习

时期，一名操广东话儿童的英语拼写错误呈现不规

则和非系统性，这是拼写发展论难以解释的。但

Ｗａｎｇ＆Ｇｅｖａ
［２８］的研究却显示，广东话背景学童

与英语母语孩子在学习英语拼写时的发展路径基本

一致，只是前者受到母语的影响，特别在英语独有

的、广东话所缺省音素的表征上，如／／和／／，习得

速率上较为迟缓，在前期尤为如此。

综上，拼写发展论的有效性和广泛性似尚难验

证。Ｔｒｅｉｍａｎ＆Ｂｏｕｒａｓｓａ
［２９］认为该理论无法解释

学习过程中复杂的情形，主张语音、词形和语义各种

知识持续共同作用，贯穿拼写发展的始终。这些知

识通过程度上的（ｄｅｇｒｅｅ）而不是类型上的（ｔｙｐｅ）变

化促进拼写的技能提高。对拼写能力和知识的不同

解构，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以及所面对不同语言类

型从而导致不同理论流派的产生。

（四）教学法

在教学法方面，据 Ｗｅｓｔｗｏｏｄ
［３０］，单词学习法

作为整体语言项目的一个重要组成，虽然并非是拼

写教学的替代，但面向不同发展阶段的单词学习活

动已经被证实可有效提高学生对单词的兴趣，对拼

写能力有促进作用，故被视为结合拼写和词汇教学

的“最好实践”。不过，目前为止，绝大多数应用仍局

限于对低龄英语母语学习者进行识字教育，外语学

习者或成人鲜有涉及。ＭａｓｓｅｎｇｉｌｌＳｈａｗ ＆Ｂｅｒｇ
［３１］和ＭａｓｓｅｎｇｉｌｌＳｈａｗ

［３２］的实验可能是近年少数

的例外。他们先后采用单词学习法对识字能力低下

的成人英语（作为母语和二语）学习者实施教学实

验，结果证明单词学习法对这些学习者均有效。

六、教学启示

尽管备受质疑，拼写发展论对在二语词汇习得

框架内面向中国外语学习者进行英语拼写教学和研

究还是颇具启发。（１）在意识上要重视拼写，把拼写

作为不可或缺的英语学习内容。（２）需充分考虑英

语文字系统独特的历史演变和结构，关注语音、词形

和语义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３）应特别注意

中国学习者语言背景的复杂性。汉语母语者存在同

文不同语的情况；少数民族学生所操语言各异。（４）

单词学习法可作为值得尝试的教学手段。（５）开发

本土化的英语拼写测量工具。不妨借鉴现有工具，

针对不同对象，在不同的学习阶段进行测试和检验，

联系中国英语学习的特点，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测

评方式。（６）研究方法论上当综合化或折衷化，自然

主义和实验主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可更多地开

展长期研究，在较长时间内对学习过程进行跟踪、调

查和分析，有助于研究向纵深度发展，实现理论模型

的创新，为教学实践提供更有效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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